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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COPE 人物專訪

訪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執行長蔡政文教授

訪問人：藍健民

摘　記：鄭光伶

首先可否請您介紹一下國家政策研究基

金會的性質與業務內容？另外，可否告

訴我們，基金會的研究成果如何影響，

或成為政府的政策？

基金會原為民國82年連戰先生擔任行政院長

時，以個人名義成立作為其私人智囊機構，當時

組織尚小，分為政治與經濟兩組。我所負責的政

治組，每個月原則上提交二至三篇政治相關研

究議題，經濟組則提供一至兩篇予院長，院長

如認為不錯的建議案再將報告轉交給相關單位

參考。

2000年政黨輪替，基金會擴大為國民黨的智

庫，但仍為獨立的財團法人。國民黨除了提供現

基金會辦公地點，人員亦增加許多。由於當時國

民黨成為在野黨，所以基金會的工作除了提供黨

中央政策建議，同時亦提供黨籍立委在修法與立

法上的建議。此外，基金會更分為八組，大抵與

政府的八部二會平行，分為內政、教育文化、國

家安全、憲政法制、科技經濟、財政金融、永續

發展、社會安全等八組，各自根據其所司範疇提

供政策建議與草擬法案，並司與相關媒體來往、

與外國交流等職務。

08年後，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原先只要與

黨部及立院的黨團互動，現在還必須與行政部門

互動。我們所作的政策建議呈交給相關單位首長

等參考。但是，究竟我們所提供的政策建議會不

會被接受？很難評估。不過我們的政策建議似乎

有某些影響力，但是程度所及則很難正確評估。

此外，當立法院面臨修法、立法問題，或是當各

部會發起某些重要政策議題研究，亦會請我們參

加，由我們協助做計畫、提供意見。

不僅如此，基金會還擔負黨與大陸交流的

平台，由原國共論壇改名的「兩岸經貿文化論

壇」，就是由基金會擔任國台辦海研中心之對口

單位，所有籌辦及相關議題的研擬以及共同建議

案等，皆由基金會負責幕僚工作。

除了內部不公開的部分研究資料，其他個

人研究成果皆以個人名義公佈於基金會網站上；

基金會出版品除有每年一期的「台灣展望」及

「Taiw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各組分別

也有其各自出版品。平時我們作常態性的地方政

治生態、地方發展等研究，逢選舉時，尚負責研

擬政見與白皮書等，與社會的連結性相當密切。

雖然工作繁重，但是產官學三者間的緊密結合，

正為基金會的一大優點。

請問您年輕時的夢想是什麼？可否談談

您在比利時的求學經過及日後對您的

影響？

當年在就讀台大政治系時期，我曾想將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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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向。那時我發現自己對國際關係領域相當

有興趣，在出國留學之前，我更曾想過是否要當

外交官？考量到通熟英語的人太多，我便選擇法

語這條路，因緣際會下，畢業前我認識一位比利

時神父，透過他的協助，我到了比利時的魯汶大

學留學。當時我對自己未來的生涯規劃寫下三種

可能：當外交官、在國際組織工作或是當教授。

而在比利時生活了十年之後，我發現自己並不想

長年待在國外，所以選擇回國執教鞭。

回想起來，比利時的求學經驗，對我的世界

觀有很大的影響，最大的收穫除了法文進步，也

深入瞭解比利時人的生活。因為第一年，我去法

比邊界一所中學改善法文，當時學校安排我們每

兩週前往當地人家中home stay，使我認識了不同

層次的比利時家庭的生活狀態。1964年，我回到

魯汶大學正式修業，當時學校的規定相當嚴格，

雖然我主修國際關係，但學程中除了三門與本科

相關的課程：戰爭法、亞洲國際關係史、及國際

勞工組織外，其他補修大學部課程皆是些基礎學

科如：道德哲學、社會哲學、政治理論、教會的

社會思想、歷史批判及社會學概論等課程，另

外，在碩士班則修習政治理論如政治思想史（2

年）、政治社會學、比較政府（2年）、開發中國

家政治制度理論、經濟學等課程，這些紮實的基

礎課程為我的學術之路打了很穩固的基礎。

求學第二年，因拿到魯汶大學的獎學金，使

我進一步對比利時的社會福利制度印象深刻且感

到欣羨。由於比國的獎學金制度會根據每年的物

價指數調漲，且溯及既往，若是結婚還會給予配

偶的生活補助費、育兒及房屋津貼。所有補助都

是為了讓學生無後顧之優專心於學業上。

除了鑽研學業，我也開始對比利時人的宗

教、文化、社會都有很多深刻的瞭解與認識。我

對於宗教的興趣始於比利時的報紙，當時報上皆

設有宗教欄，專門探討宗教相關議題，閱讀專欄

開啟了我的濃厚興趣。此外，我的閱讀範疇亦廣

泛涉獵文化與文學等，當時我甚至幫沒有社會學

基礎的台灣來的同學們講讀法國文學批判，同時

也增廣了我對此領域的見識。至今，我還時常告

誡學生們，不要將自己侷限在主修的範疇之中，

培養廣泛的興趣與拓寬閱讀涉獵範疇，除了增廣

見聞，更能活出充實的人生。

您曾在學術界，也曾在政府機構擔任過

重要職務。在學術與政治之間，請問您

內心的選擇是什麼？

28歲那年當我尚留學比國時，我對於自己

未來的生涯規劃有了重要的抉擇，那就是與其走

在眾人前頭領導，不如退居幕後作一個幕僚人

物。除了因為自己本身個性率直，若作為檯面上

人物，對於待人處事及外在表現得拿捏必須注意

其微妙之處，更因為從事教職與我的志趣比較相

符，回台之後自我調整，嘗試作為意見的提供者

而非掌控者，也就是說，與其做決策，我比較喜

歡影響決策。

多年的教職與研究使我在學術界建立了地位

之後，便開始常被政府徵詢意見、提出政策的建

議，緊接著又成為政府智囊團的成員，再成為政府

的官員。我心裡的第一優先一直是「何者才是對國

家社會有利的做法？」，換言之，理想與現實之間

必須務實漸進的去推動，而非一下子就要能實現理

想。這個便是我自己對於生涯轉變的內心選擇，

也就是「自己如何怎麼推動理想性的實現」了。



21

PARISCOPE 人物專訪

請問您，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歐洲？我們

如何與歐洲國家交往？ 

以前我曾經打趣的說：「從台北到華盛頓最

近的距離，應該是台北經過巴黎再到華盛頓。」

因為，直接的影響很難達到，但若能透過歐洲去

影響美國，也就是加強與歐洲的關係，以達到影

響力的發揮，將會更有力量。

當我開始學術生涯時，就已致力推動與歐

洲學術界的關係，當時，我每年都會前往歐洲一

兩趟，與當地學術界來往，亦邀請歐洲學者到台

灣開會，以增加友台的歐洲人士。歐洲是足以影

響美國對台的關係的重大力量，當時的歐洲雖尚

不能視為一體，卻已是集體代表的象徵，那時的

台灣親美友日，對歐洲較為忽略，即便到現在仍

沒有太大改變，因我們對美國的倚賴比對歐洲強

烈，自然傾向與美國交往。當時歐洲亦礙於中國

因素，對我較為疏遠。近年來，我們與歐洲的來

往拉近了台歐間的距離。

原則上，若能增加歐洲國家對我們的支持，

對我們就更有利，於是，該如何增加與這些國家

的交往便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智庫與學校

都有責任，除了透過學術的來往多結交朋友，亦

應與歐洲政界人物結交，許多過去與我們友好的

學者在多年之後都擔任政府要職，過去經營的關

係便可發揮很大的幫助。此外，除一般會議、參

訪行程外，亦可盡力邀請一些較有影響力的人士

來台並與當地的智庫、研究中心、行政單位及民

間團體來往。我認為，在各方面多方交往、廣結

善緣對我們都有好處。

可否談談您的人生觀？

第一：人生在世，有多少能力可以貢獻，就

貢獻多少力量，且盡量往好的一面去想，不要悲

觀。我們社會有很多積極面的事情可以做，不要

抱著懷才不遇的心態，現代比起過去增加了更多

社會角色可以去貢獻，想想外面有寬闊的空間，

更能自由發揮。

第二，不要太計較。如果可以多看積極面與

光明面，就可以活得更快樂。

第三，多多幫助他人。也就是說，在各個崗

位盡力對他人提供協助，這些都可以讓我們過更

愉快充實的生活。

除了以上我自己奉為生活圭臬的這三點，我

也常常告訴學生，人生有三件重要的事情一定要

做到，第一要保持身體健康、第二要好好照顧家

庭、第三要有兩三位不計較利益關係的好友，可

以無所不談。年紀漸長後，又多了一條，那就是

要有一些可以吃吃喝喝的朋友，或是可以一起從

事休閒活動的朋友，這樣才不會退休之後失去生

活重心，終日無所事事，失去生活目標。


